
老 科 学 家 坚 持 走 新 路

—
记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

巴山蜀水
,

成
、

渝地 区
,

传颂着
“

侯教授
”

的动人事迹
。

在简阳县的农村和城镇
, “

侯教

授
”

的故事
,

更是到处都能听到
。

“

侯教授
”

就是西南农学院年近七十的土壤学家
、

共产党员侯光炯同志
。

他经过无产

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
,

精神焕发
,

朝气蓬勃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
,

坚持在农

村蹲点
,

同贫下 中农和基层干部结合在一起
,

从事科学研究
,

取得可喜的成绩
,

深受广大干

部和群众的欢迎
。

侯光炯从事土壤科学研究已有四十多年
,

先后 写过《中国农业土壤分类 》
、

《土壤的粘

韧曲线 》
、

《土壤生理性》
、

《土壤学》
、

《土壤肥力新义》等著作
。

但是
,

过去 由于修正主义路

线的影响
,

教学
、

科学研究
、

生产长期脱离
,

学生所学的土壤学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用不上
,

毕业后大多改了行
,

土壤学专业一度走进死胡同
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土壤学专业获

得了新生
,

侯光炯自己也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
,

焕发了革命青春
。

近几年来
,

侯光炯转战在四川的仁寿
、

射洪
、

剑阁
、

简阳等县
,

进行改土
、

治水
、

造林等

调查研究
,

为农业学大寨搜集科学资料
。

前年冬
,

他要求到丘陵地区的简阳县镇金区农村

蹲下来搞科学实验
。

上级领导考虑他年纪大了
,

又是高度近视
,

劝他到农村
“

走马观花
` ,

地

作些调查
,

在学校搞科学研究就行了
。

但侯光炯认为关门搞科研已经几十年
,

教训是深刻

的
,

决不能再走老路了
。

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
,

与工农相结合
,

深入三大革命运动中搞

科研
,

才能有所作为
。

他坚决要求说
: “

正 因为自己老了
,

才更应该利用有限之年
,

为建设

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些工作
。 ”

去年二月
,

侯光炯带领西南农学院的几位同志来到了镇金
。

区委领导同志问
: “

侯教

授这次来
,

要呆多久 ?
”

他微笑着答道
: “

同你们一起干吧
,

镇金不改变面貌
,

我就不走
。

请你

经常检查我的工作
。 ”

区委打算安排他在镇金附近的一个大队
,

大家便于照顾
。

不料
,

侯光炯谢绝了
。

他提

出蹲点的两个要求
: 一

,

选择土质差的地方 ; 二
,

住下去与贫下 中农同吃
、

同住
、

同劳

动
。

最后
,

侯光炯选定了镇金公社的联合大队第四生产队蹲了下来
。

老教授蹲点的消息很快传开了
。

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他
,

争相腾出房屋
,

安排住所
,

准备饮食
,

使他第一次领略到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比住校内的高楼大厦更温暖
。

可是
,

有

些人却说
: “

蹲在偏僻的丘陵地区
,

整天忙于劳动
、

种地
,

对科学事业能有什么贡献呢 ? ”

侯

光炯回答得好
:
把劳动人 民的经验科学地总结出来

,

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
,

这就是对党

的最大贡献 ! 他意气风发
,

信心百倍
,

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向前进
。

无论是炎热的夏晚
,

还是隆冬的寒夜
,

在僻静深丘 间的一座茅屋里
,

总是闪着灯光
。

社

员们都知道
,

侯光炯这时不是在专心致志地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
,

就是在为农村政治



文化夜校编教材; 或者正埋头在绘制各种图表
。

人们一走进他的屋子
,

只见四周的泥墙

上
,

挂满了他绘制的《简阳县土坡— 农业区划图》
、

《镇金公社联合大队地形图》
、

《高效有

机复合肥配制法的研究》等等图表
。

方桌上
,

床头上
,

堆满了书籍
,

以及作物实脸
、

土城调

查的记录本
。

侯光炯把大队
、

生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请来了
,

满腔热情地请他们给自己出题

目
,

交任务
。

大家提出的要求和问题
,

他都仔细地记下来
,

准备通过科学种田的实践去寻

找答案
。

侯光炯同生产队的五个知识青年和老农
,

组成
“

三结合
”

科研小组
,

在十一亩科学

试验地里种了棉花
、

玉米
、

水稻
、

油沙果等十多个良种
,

进行着十多项品种
、

密度和用肥的

对比试验
,

同时还建立轮间套作示范试验田一百多亩
。

平时
,

经常看见满头白发的侯光炯和社员群众一同劳动
,

一起研究
,

随时从生产实践

中发现问题
,

提出科研新课题
。

一九七三年春天
,

侯光炯科研小组从
“

三省
”

(省工
、

省肥
、

省水 ) 的考虑出发
,

试验了
“

大窝培肥
”

的办法
,

即在横顺相隔一尺五宽的地方
,

挖一尺五见方的大窝
,

施适当的有机

肥
,

每窝种六至八株玉米或棉花
。

这样做
,

既深耕了土地
,

又能集中利用肥效
。

第二年
,

再

如此换种在空行里
。

三年后
,
就可以在省工

、

省肥
、

省水的条件下
,

全部改造这块耕地
,

实

现当年改土当年收益的效果
。

去年
,

他们用这个办法种的十一亩科学试验地
,

土壤含水份

比一般土地高百分之四
,

用肥也与当地一般水平差不多
,

结果
,

棉花亩产由一百斤左右上

升到一百五十斤至一百八十斤
,

而且纤维长
、

成熟早 ; 玉米由四百多斤提高到七百斤至八

百九十多斤
。

今年
,

他们又用这个办法在从未长过庄稼的丘陵顶上开荒种棉
,

也是棉桃满

枝
,

长势喜人
。

科学实验的成功
,

鼓舞了广大社员群众
,

推动了科学种田
。

今年
,

镇金区各

生产队都种有大窝玉米和棉花
,

长势都比一般的种法好
。

侯光炯把科学实验中的收获
,

写成四十个题目的教材
,

热心传授给大队干部和社员
,

帮助大队更好地开展科学种田活动
。

很快地
,

联合大队的科研小组发展到了九个
,

侯光炯

的科研点由联合大队扩大到了红星和红旗大队
。

侯光炯虚心向贫下中农学 习
,

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
,

认真进行科学实脸
,

探索科学道

理
。

去年的棉花试验
,

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
。

贫下中农告诉他
,

本地棉苗初期要
“

控
” ,

绝不能
“

促
” ,

可是他没有领会其中的道理
。

当他看到另一个公社的棉苗已经中耕三遍
、

施

肥两次的时候
,

心想两地气候相同
,

只是土壤前者较粘
,

后 者较砂
,

总不能因此就说是土壤

引起的差异吧
,

肯定这是栽培学方面的问题
,

学土壤的管他做什么 l 于是
,

也将试验地上

的棉苗普遍地灌了一次粪水
。

夏天来了
,

灌了粪水的棉花果然普遍陡长
,

还招来了严重的

虫害
,

结果皮棉产量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
。

类似这样的教训
,

使侯光炯真正懂得了
:
劳

动人 民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
,

完全有科学道理
,

必须虚心地学习和研究 ; 对作物生长来

说
,

土壤学和栽培学是密切相关
,

不可分割的
。

由此
,

他发现土壤的质变
,

引起种子或作物

的质变
,

这在科学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
。

根据这种认识
,

他和群众一起分析了气候对作物的影响
,

不仅限于作物的地上部分
,

更 主要的是作物的地下部分
。

气候通过土壤影响作物根部的生长
,

根深才能叶茂
。

土壤

疏松
,

水热调匀
,

作物才能稳健生长
,

高产稳产
。

但是
,

气候怎样改变着土壤的水热状况
,

怎样影响作物的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呢 ? 这需要随时对土壤和作 物进 行 诊

断
,

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
。

他认为这是当前各农业科学和气象科学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



向 侯 光 炯 同 志 学 习

— 参加全国农业土壤学习讨论会的一点体会

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赴川学习小组

在毛主席关于理论 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
,

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精

神鼓舞下
,

为了使土壤科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
,
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服务

,

为贫

下中农服务
,

根据农林部的指示
,

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 日至三十一 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

国农业土壤学习讨论会
。

参加会议的有各省
、

市
、

自治区农业科研单位和部分农业院校从

事土族研究工作的同志二百四十余人
。

特邀了河南省长葛县孟排大队
、

湖南省慈利县长

裕铺大队等先进单位的贫下中农代表
。

西藏翻身农奴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土壤科学工作

者的集会
。

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
,

畅谈了当前全国安定
、

团结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
,

参观了大邑县
“

阶级教育展览
”

和德阳县红光大队
、

广汉

县北外公社
、

成都市山泉公社等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
。

代表们还学习了土壤学家
、

共

产党员侯光炯同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
、

在土壤科学研究上 闯新路的精神
。

同

时也交流了各地开展土壤研究的经验
,

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
。

我们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
,

受到了深刻的教育
。

认真

学 习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
,

对于土壤研究工作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
,

坚持社会主义方

向
,

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
,

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服务
,

发展我国农业土壤科学
,

必

将发挥积极作用
。

在这里谈谈我们粗浅的体会
。

一
、

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
,

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
,

在

科研领域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
,

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
,

是土壤研究工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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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
。

在他的建议下
,

西南农学院组织土化
、

农学
、

农机
、

植保等七个系的

部分教师积极参加这项科学研究
,

中共内江地委
、

内江地区和简阳县的气象部 门也积极派

人参加这项科研活动
。

现在
,

各个学科正在密切配合
,

共同探讨
,

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所需

的诊断技术
、

仪器和方法的研究
,

并且已经初步制成了测土壤水热动态的仪器
。

“

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
” 。

在农村开展科学研 究 的 过 程中
,

侯光炯牢记

毛主席的教导
,

严格要求自己
,

努力改造思想
,

同贫下 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
。

无论是挖

地打土
,

还是开厢下种
,

踩水栽秧
,

样样农活他都争着干
。

可是
,

在他参加劳动的时候
,

社

员们夺他的锄
,

拿走他的筐
,

说
: “

你年纪大了
,

摔坏了身子怎么办 ?! 在旁边给我们指点指

点就行啦
。 ”

侯光炯总是诚恳地说
: “

我才开始为人 民服务
,

不能休息
。

你们总是嫌我老 了
,

瞧不起我是吗 ?
”

说完
,

大家都开怀地笑了
。

侯光炯和群众在一起
,

对贫下中农的病痛很关心
。

一个漆黑的夜晚
,

侯光炯得知社员

李西云的孩子得了急病
,

发烧昏迷
,

便立刻请人摸黑把自备的药品送去
,

使孩子转危为安
。

又一次
,

社员郑永德生了重病
,

侯光炯多次去他床前探望
,

亲自送药给他吃
,

使他很快恢复



的首要任务
。

会议指出
.

搞土壤研究
,

不单是人和自然的关系
,

不单是氮
、

磷
、

钾的关系
。

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
,

由于阶级的存在
,

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
,

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

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
,

必然干扰土城科学研究的方向
。

土城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无

产阶级专政的理论
,

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
,

懂得为什么要对

资产阶级专政
,

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
,

懂得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
,

才能自觉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
。

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
,
土

壤科学工作者的阶级斗争
、

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
,

科研工作展现出新面貌
。

但应该看

到
,

土壤科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
、

路线斗争还是长期的
、

复杂的
,

科研为什么人
、

走什么路

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
。

资产阶级的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(如知识私有
、

技术垄

断
;
等级观念

、

行会偏见等等 )还 比较严重
,

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相当深
。

在

科研工作中
,

是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还是企图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
,

是为社会主义建设

事业服务还是为个人或小摊子的名利奋斗
,

是依靠群众
、

与工农相结合还是靠少数人关起

门来搞
,

是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实践还是脱离农业生产实践
,

是敢于创新
、

努力赶超世界先

进水平还是因循守旧爬行主义
,

是独立自主
、

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
,

还是祟洋迷外
、

跟着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等等
。

在这些问题上都反映着两条路线的斗争
。

我

们必须努力和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
,

批判修正主义
,

批判资

产阶级
,

批判孔孟之道和各种反动思潮
,

在科研这块阵地上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
,

同时刻

苦改造世界观
,

才能保证土壤科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
,

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
,

坚持科

学研究
“

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
,

为工农兵服务
,

与生产劳动相结合
”

的方向
,

为社会主义革

命和建设
,

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
。

二
、

劳动人 民是科学的创造者
,

贫下中农的生产实践是土壤科学的源泉
。

我国是古

老的农业国家
。

千百年来亿万农民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
,

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
。

特

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
,

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
,

在农业学大

寨的洪流中
,

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农业八字宪法
,

改天换地
,

科学种田
,

建成了亿

万亩高产
、

稳产农田
,

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改土培肥经验
,

农业生产迅速发展
,

连续十三

> J ) ; 二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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盆、 书) 飞一:.
,
飞) , 二, 毛

了健康
。

杜员群众都感动地说
: “

侯教授关心我们贫下中农
,

胜于关心他自己
。 ”

去年
“

五一
”

节前夕
,

中共重庆市委和西南农学院党委研究了侯光炯同志的工作
,

认为

他长年在农村蹲点
,

工作负担太重
,

对他的健康不利
,

想说服他回校搞科研
,

点上的工作由

另外的同志继续搞下去 , 可是
,

又考虑到
,

如果直说
,

他不会回来
。

怎么办呢 ? 最后决定
,

通知他有别的事情
,

要他立即回来
。

侯光炯赶回农学院
,

了解了领导的心意后
,

第二天便

直奔火车站
。

同行的同志劝他说
: “

侯老师
,

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
,

连自己的家门都没进
,

就要走了 ?
”

侯光炯说
: “

现在正是准备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
,

我怎能丢下点上的工作
,

在家

休息呢 !
”

他乘上火车
,

很快就返回战斗的岗位
。

这天黄昏
,

当侯光炯走在联合大队崎岖的丘顶上
,

顿时
,

从 山坡
、

田间
、

院坝里
,

到处响

起热情的招呼声
: “

侯教授
,

回来啦 !
”

“

侯教授
,

怎么回得这么快 ?
”

傍晚
,

侯光炯坐在茅屋里
,

激动地挥笔向党组织写了一封

长信
,

感谢党对他的深切关怀
: “

党和人 民越是关心我
,

我越要下决心蹲在农村
。

我一定不

辜负毛主席的教导
,

把晚年献给党和人民
。 ”

(原载 1 97 4年 11 月 25日《人民 日报 》 )


